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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多天后，室内五人制足球国脚陈 终于确定了离开武汉的时间，

他已经做好了核酸检测，等“阴性”的结果一出，他便能坐上驶向石家庄
的高铁了。似乎从来没有哪次离家，心情如此急切，他已经迫不及待了，

只想快点回到俱乐部，踢两脚久违的足球，“两个多月没踢球，馋死了。”

不过在那之前，他还得按照俱乐部的规定，先熬过七天的隔离期。

陈 是在1月21日坐高铁回武汉
的，当时他已经从新闻中了解到了家
乡新冠肺炎疫情的严重性，但之前他
心存侥幸，拗不过爸妈的一再要求，
加之自己以前从未有过在外过年的
经历，依旧小心翼翼地踏上了回家的
路。陈 坐的这班高铁从河北石家庄
始发，经停河南郑州后抵达武汉，就
在列车即将驶离郑州站的时候，他收
到了父亲发来的讯息，建议他不要回
家了，原来父母这时候才从新闻中了
解到，武汉的疫情发展已经超出了自
己之前的想象，但为时已晚，列车的
下一个站点便是武汉。
还有一段小插曲，在1月23日封城

当天上午，陈 原本也是有机会离开
武汉的，他之前在不知10点正式封城
的情况下订了上午8点多的车票，只不
过出于一些原因没能赶上这列火车，
哪知这一错过就是80多天。
既“回”之则安之。作为一个土生

土长的“武汉伢”，积极乐观的心态是
刻在陈 基因里的：出不了城，那就
安心等待解封的那天；外头情况不

妙，那就乖乖留在家里不给别人添
乱；没法正常训练，那就去天台上锻
炼锻炼，保持状态；看着朋友圈里同
学队友轮流晒大餐，那就做碗武汉热
干面吃吃，只此一家的味道，谁也比
不了⋯⋯同样是等，同样是熬，乐观
地期盼未来总好过悲观地怨天尤人，
何必跟自己过不去呢？

陈 的家在武汉市内疫情相对
没那么严重的地方，但他住的单元楼
里出现了两位疑似患者，还有一例确
诊病例后来被送到了方舱医院。为了
自己和他人的健康着想，陈 整整两
个多月没有出楼门，最多是去天台做
上一个半小时左右的自主训练，因为
家里没有球，他只好跑跑步、走走楼
梯，保证自己的灵敏度、核心力量以
及腿部力量等身体素质得到持续的
锻炼。其他时间，他都待在家里，闲得
发慌了就打打游戏，心情不好了就看
看综艺，时不时还把自己做的武汉热
干面拍下来发到朋友圈，馋一馋吃不
到的朋友。

网络上一些消极的情绪似乎没

有影响他太多，过于负面的事情能不
去想就不去想，生活还是照常过，除
了出不了门。
陈 有个护士朋友，在疫情期间

自然而然地去到了一线工作，陈 每
隔一段时间就会和这个朋友聊上几
句，给她加加油，而她也实在不愧为一
个乐观的“武汉伢”，觉得比起只能待
在家里的朋友们，还能出门的自己实
属幸运，相较之下，和死神的斗智斗勇
似乎也没那么辛苦了。
解封后，陈 总算去街上转了转，

一些商家已经恢复营业了，但这座刚
刚从一场大病中好转过来的城市还没
能恢复到她最健康时候的模样。疫情
会结束，城市会复苏，悲伤会消退，但
封城76天的点点滴滴，会永远留在每
个武汉人的记忆中。陈 感慨万千，那
些现在甚至能嬉笑着说出的故事，在
经历时究竟是什么心情，恐怕只有武
汉人自己才能感同身受。“解封时的那
种激动，真的形容不出来。”陈 说，
“武汉人都是好样的，那些援鄂的医疗
人员更是英雄。”

去年从东华大学毕业之后，陈 加
盟了河北福美足球俱乐部，帮助球队在
上个赛季从“五甲”联赛升上了“五超”。
去年新赛季开始前不久，陈 收到了
一则好友申请，对方是室内五人制足
球国家队的工作人员，特此通知他被
选入了国家队名单。

陈 坦言自己当时心里很激动，
但面上还是作出了一副宠辱不惊的淡
定模样。等到了国家队他才发现，自己
确实不该高兴太早，“人外有人，天外有
天”的古话说得没错，他明显感觉到了
自身和国家队前辈们的差距，要学习
的东西还多得很。不过，陈 不仅是国
家队阵容中的新人，在年龄上也是最
小的几个之一，和那些28岁上下、正值
巅峰期的主力队员相比，1996年出生的
他还有三到四年的时间来磨砺自己。

去年12月，陈 跟随国家队在香
河基地进行了两天的集训，随后飞赴
克罗地亚参加了国际邀请赛。这一期
集训最主要的目的本是为了备战2020
年亚足联室内五人制足球锦标赛，此
前中国队在东亚区的预选赛中以小组
头名身份晋级了决赛阶段的比赛，但
受疫情影响，这项原定于今年2月底至
3月初在土库曼斯坦举行的锦标赛将
延期至8月5日至16日进行。

结束在国家队的行程，陈 回到
了河北福美俱乐部，和球队一起备战
下一阶段的联赛。本赛季的“五超”联
赛于去年12月初结束了第一阶段的比
赛，河北福美在12支队伍中暂列第六
名，这对升班马来说是个还算不错的

成绩。陈 在第一阶段的八轮联赛中
打入四球，进球数量在队内仅次于外
援。按计划，“五超”联赛原本将在三
个月左右的间歇期后，在3月14日重燃
战火，可惜目前国内的疫情虽已好
转，却仍未完全解除，这一日期也只
好一拖再拖。

尽管河北福美这赛季才刚刚升
入顶级联赛，但比赛的上座率在联赛
各队中还算不错，每场比赛能有两三
千名观众到场，把主场石家庄中山体
育馆坐个七七八八。球队主场门票的
价格在每张40元左右，此前据俱乐部
总经理吕秀峰曾表示，为了推广室内
五人制足球，球队主场所有门票的收
入都将捐赠给合作的需要帮助的社
会团体和机构。

由于联赛缺少关注度和球迷基
础，商业化程度很低，室内五人制球
员的收入普遍不算高，已处在国内五
人制足球顶级联赛的陈 透露，自己
每月的工资大概一两万元，和中乙联
赛球员的薪资水平差不多。不过，对
于国内11人制足球顶级联赛，中超联
赛球员平均七百多万人民币的年薪，
陈 倒也很理解，他明白这个数目并
非球员能自主决定的，更多要看市
场、联赛和俱乐部等方面的意愿，“为
什么球员要拿得高一点，因为不能踢
一辈子的足球。现在不拿高薪，等以
后老了、踢不动了怎么办？很多球员
受伤之后，他们的足球生涯就完全废
掉了，甚至可能什么事情都做不了，
全靠以前赚的钱过日子。”

陈 是7岁的时候开始踢球的，那
时他很喜欢在家里踢着玩，不知道踢
碎了多少个玻璃杯，“家里觉得这样太
浪费玻璃杯了，就让我出去踢。”他
半开玩笑道。后来，家长把他送入了有
着足球传统的汉阳区西大街小学。
和陈 一样，女足国脚王霜也曾

在西大街小学就读，1995年出生的她
要比陈 大一级，两人在学校校队做
过几年队友。陈 还记得，当时球队里
只有王霜一个女生，她的个子比同龄
男生都要高，身体素质也要更好些，脚
法同样很不错，“我们从小一起踢球，
没想到她现在这么厉害。”陈 感慨
道。不过那会儿大家没留什么联系方
式，等各自毕业后就没怎么见过了。
后来，陈 没去任何足校或青训，

他一路读的都是普通学校，踢的都是
校园足球，最终被东华大学校队教练
选中，进入了这所上海的高校学习。在
念大学前，陈 对东华的五人制校队

便有所耳闻，入学后他很快便成为了
球队主力，在2015年和2016年连续两
次夺得上海市大学生足球联盟超级组
五人制足球赛冠军，还在2016年一举
拿下了全国大学生五人制足球联赛总
决赛冠军。
除了在五人制足球赛场的精彩表

现，在十一人制的的队伍中，陈 同样
是不可或缺的一分子，他身披象征核
心的10号球衣，肩负着球队的责任和
使命。虽然都是足球，但五人制和十一
人制的比赛无论是赛制、战术还是对
球员个人的能力侧重都不相同，有人
甚至说这完完全全是“两种运动”，大
多数球员很难在这两项比赛的状态中
切换自如。从这点上来说，陈 是有些
特别的，他既能在绿茵场上成为球队
的组织核心，也能在室内球场上高强
度的对抗和节奏更快的攻防转换中时
刻保持专注。

在东华大学校队教练马杰眼里，

陈 是一个很有韧性的球员，他身上
有一股不服输的精神，“进入校队以
后，他训练得非常努力，大学四年一直
在为球队付出。”马杰评价道，“他毕业
以后，偶尔也会回到学校帮忙提点小
队员，为他们讲解战术或是带带训练，
是位很不错的队员。”

会这样做，陈 说，是出于自己对
东华校队的热爱，“要说我大学四年的
经历对我的思想产生了什么变化，其
实就是让我体会到，热爱一支球队究
竟是种什么感觉。”陈 自己做了总
结，以前总觉得自己踢球只是单纯喜
欢足球，后来才发现原来对一支球队
的热爱可以让自己更有动力，同时更
乐于牺牲和奉献。如今加盟了新的俱
乐部，陈 把大学四年所经历的一切
都珍藏了起来，但那种为了自己所热
爱的球队而不懈奋斗的责任感和使命
感始终镌刻在他心里，他会把这种态
度继续延续下去。

在家学做热干面，和朋友互相打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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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同球员的“合理高薪”

曾做王霜队友 儿时是玻璃杯杀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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